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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何为
——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程金城教授访谈 □晏杰雄

晏杰雄：您认为文学教育的内涵和功能是
什么？对当前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您如
何认识？

程金城：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或文学院曾经
有过辉煌的阶段。而在今天，进入文学院的新
生需要解惑答疑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文学有什
么意义？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学文学有何价
值？这不仅仅是个学理问题，而且是个社会认
知问题。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文学异常繁荣而文
学含义多样、价值多元的时期，也是文学作为
专业备感疑惑的时期。

冯友兰说过，“意义发生于自觉与了解。任
何事物，如果我们对它能够了解，便有意义，
否则便无意义。了解越多，越有意义，了解很
少便没有多大意义。何谓‘自觉’？我们知道自
己在做一件事情，便是自觉。”将这番论述加以
延伸，是否可以这样说，当今对文学及人文学
科意义的疑惑，首先在于对文学缺乏真正的了
解，或者说有意无意忘记了关于文学和文学教
育的常识。也就是说，在科技高度发达、全球
化浪潮波及世界的今天，人们仍然需要了解文
学。而对从事文学专业的人来说，还需要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事，亦即对文学的“自觉”。

什么是“文学”，其定义多样，也在不断变
化中，但是人类对文学的需求却几乎与生俱
来。还在人类幼年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的
先民就用想象和以己度物的方式来解释世界，
并试图把握世界。那个时候，人类的想象力异
常发达，人人都有“诗性智慧”。 他们以自身
的生命感悟来解释万物，描述世界的创造和人
类的诞生。在他们的眼里，自然节律，四季变
化，地理天象，风云雷电，一切皆有生命，也
有形迹可循和生老病死乃至情感欲念。于是，
他们试图通过特殊的方式和神圣的仪式来左右
自然以利于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于是，就
诞生了后来称之为“神话”的最早的叙事与抒
情。神话是人类童年的百科全书，也是哲学、
宗教、甚至科学的萌芽，当然也是最早的文学
创作，它无可争辩地成为文学史的“第一章”。
人类正是利用想象和创造意象来解释世界，解
决因为无法把握自然的力量和克服人自身的生
理“匮乏”而产生的疑惑、恐惧、焦虑、绝望
等等精神和情感问题，并建立精神家园和“诗
意”世界，以寄托希望、安顿灵魂与表达理
想。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愈来愈丰富，但文学作用于人的情感的
功能却始终未曾改变。人类能够满怀希望地健
康地走到今天，而不至于因精神抑郁和情感纠
结而导致毁灭，其中以诗意想象和情感表达为
特质的文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人类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

鳖，神话传说中的“开天辟地”、“追日奔月”
已经成为现实，科学技术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
预想；电子技术无孔不入，网络信号铺天盖
地，人人几乎都变成了神话传说中的“千里
眼”、“顺风耳”；技术助长“人欲”，于是有的
人跃跃欲试想做上帝来“克隆”人，有的人想
在外层空间建立自己的“乌托邦”、“桃花
源”。 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克服人类与生俱来
的以及新产生的疑惑、焦虑甚至恐惧和绝望等
等精神和情感问题，人类依然需要心灵的安顿
和情感的寄托，需要克服匮乏感和寻找价值
感，也就是说，人类依然需要文学，或者说更
加需要文学。文学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
置入真理，可以书写历史细节和揭示人性深
度；文学可以想象、虚拟、超越现实，可以天
马行空、放逐心灵、神与物游；文学可以赋、
比、兴、观、群、怨，可以缘事缘情而发，可
以是“苦闷的象征”，也可以是“解脱之道”，
可以是“经国之大业”，也可以是“消遣游
戏”；文学可以审美，可以颂扬，也可以审丑，
可以批判，可以嬉笑怒骂；文学可以窥意象而
运斤、化情思为景物，也可以穿越、玄幻、诡
异……文学有无限的表现空间和表现方法，可
以创造无限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事实”。而这也
许就是莫言所说的无用之大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艺术创造是人类的天
性。文学与人类相伴而行，只要人类还有情感
和心灵需求，人类要借助文学抒情表意，文学
就不会消亡，也就需要有人来传承文学和研究
文学，大学校园里就会延续神话的现代演绎、
诸子百家的睿智雄辩、屈原的九死不悔、李白
的浪漫狂放、杜甫的忧思激昂，直至鲁迅的忧
愤深广……所以，在当今人的心灵健康问题益
发突出的情势下，文学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
必须的，文学是无用之大用。

文学内在品质是诗性，“诗是最不科学的，
而 在 人 生 ， 却 与 科 学 并 行 不 悖 ， 同 有 其 价
值。”（冯友兰 《诗与宗教》） 诗与科学相得益
彰。从哲学的高度说，不仅文史哲是相通的，
而且文学等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
是相通的。科学有“艺术”，艺术有“科学”，
这就是为什么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等大科
学家都研究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并发表真知灼见，
为什么爱因斯坦晚年对人文的重视胜过对科学
难题的求解。我们必须以科学精神和学理态度看
待大学的文学教育，理解大学何以要设立语言文
学专业。从微观的、当下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大学
教育可以促进人格的健全和美好人性的养成。同
时，文学还可以涵养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情感方式
和健康心态，这与当下时髦的“情商”之要素相
关，而文学的审美性、情感性、形象性以及语言艺
术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方面都显其特长。一句老
话：“文学是人学”。不过，一定要认识到，学文
学不是只吟诗和读小说，它有其特殊的系统性
和特定的学理性，文学教学和研究也有其特殊
的科学性与技能性。

一般来说，文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改造社会
和创造经济效益，但是文学可以改造和影响
人，而智慧的、求真向善的人可以改造社会，
也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或许，就眼前来说，文

学不那么有显著的经济价值，但文学的元素发
散在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影
响着时代，文学碎片无处不在，文学的价值是
无法用经济指标计算的，其意义从久远才可以
见出。

以上是我对文学院新生的寄语，也可以看
做是关于大学文学教育的内涵和功能、大学文
学教育的重要性的一些认识。但是，这只是一
种关于大学文学教育的理想，而与文学教育的
现实有很大的距离。

晏杰雄：当下不少学生除鲁迅外，对茅
盾、郭沫若等其他现代文学名家居然知之其
少，对文学知识的缺乏远超于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学子，文学的经典阅读几乎空缺。二是发现
学文学专业的学生缺少外人想象中的诗意，大
部分是应用性的头脑，热衷考各种应用性的证
书，那种人类天然具有的文学感悟力已经削平
了，缺少深度和基本的理解力。当前大学文学
教育似乎没有进入学生的心灵，文学教育和人
文素养的培养之间还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力
不能逮。您认为国内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主要存
在哪些问题？

程金城：你的感受和看法我非常认同，文
学院系学生不读经典和缺乏诗意与想象的问题
不但存在，而且日益严重。究其原因我以为大
致有：

1.文学本是余裕的产物，而目前大学的文
学教育却有着日趋严重的功利目的，这在根本
上决定了文学教育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当
前，还不能脱离“就业”来谈大学的文学教
育，正像考大学不能不跟就业联系一样，在这
一指挥棒面前，文学原本的诗意和理想是没有
力量的。学生并不是不懂文学的价值，而是社
会和时代“不懂”和“顾不上”文学。文学经
典有对人生“长效”的功能，而目前追求的是
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学生在校园的“诗意”
学习并不能够保证他们走向社会之后“诗意的
栖居”，现实将文学的感性、诗意和浪漫逐渐驱
散，学生们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之类的

“知识”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将抽象的关于文
学的理性结论作为“学问”就不难理解。另
外，新传媒时代对阅读方式和欣赏习惯、接受
心理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是“致命的”。
对此，大学文学院系的老师也都深有体会，也
在讨论，设法解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
有的强调学生读背经典，有的实验打通文史哲
界限等等。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基本的局
面。大学的文学院所能做的，或者比较明确坚
守的，就是将文学作为专业来设置，在体制机
制上保证对“文学”知识传承的落实。当然，
这也有利有弊。文学作为文化的肖像和文化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知识和精神需要传承，
这是大学文学教育的任务之一，而文学院系的
学生的好处或长处，是他们较多地保留了文学
的情怀和人文的特质，也有着较扎实的文学知
识和理论基础，使得他们有较强的社会适应
性。但是，深层次的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时日。
而这些问题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大学的教育体
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有文学教育自身难

以与时俱进的原因。
2.大学的文学教育存在背离文学特质和规

律的问题。重理工轻人文的导向，没有得到实
质上的克服，这从大学的各种资助项目、考核
指标和评估体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与整
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的。同时，在大学教育
体制机制上，文学被行政用“科学”方法管
理，文学院系要应付来自上面的各种指标要求
和工作安排，老师也要在体制规定的范围完成
任务，缺乏自主权，抑制自主性，也难有对文
学本身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的大
学，项目、经费、获奖往往成为衡量绩效最重
要的标准。而且不分学科专业，认为没有“项
目”和经费就不能搞研究。这对文学等人文学
科的老师造成极大的压力和伤害。老师忙于应
付“任务”，无暇也无心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
自身研究上。我因此非常赞成涂险峰教授关于

“学术减排”的观点。

晏杰雄：目前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一个基
本特点是需要考试，学生要熟悉那些文学基础
知识才能通过考试，拿到学分。学生原创性思
想和诗性感悟受到抑制，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只要会死记硬背就行了。而据说国外学生可以
凭兴趣选择研究对象，学习的空间和自由度比
较大。您认为国外有什么好的文学教育经验值
得我们国内大学借鉴？

程金城：上述问题确实存在。现在的大学
文学教育内容，实际上被抽象的文学概念 （概
论） 和繁杂冗长的文学史所左右，而对文学本
身、或者说文学作品的研究和阅读放在其次。
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及“历史”视角占据了大
部分空间，考试也基本上在这个框架内命题。
文学的感性特质被理性的思维所绑架，创作感
受和阅读体验反倒被搁置，所谓的“知识体
系”居于支配地位。这虽然不是全部现象，却
是重要倾向。

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借鉴了国外、特别是西
方经验的，而且多年强调要与“国际接轨”，但
是，具体到文学教学，国内实际上借鉴多的是
接受和移植他们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文学理论
方面更为突出，而对国外的先进教学方法借鉴
并不多。以我有限的了解和体会，我觉得值得
借鉴的，归根结底还是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
的先进理念，亦即要培养有创造性的、有知识
有涵养有潜力、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培养
储存所谓知识的机器。这似乎又涉及到了所谓
的“体用”关系上。也就是说，在解决了培养
什么人的根本的基础上，我们借鉴他们的具体
经验才有实际意义，也才有作用。 结合到文学
教育，应重新思考和遵循文学教育的规律，重
新思考文学教育的目的性，回归文学自身。在
教学方法和环节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和感性思维。在这一点上，我倒
是并不十分悲观，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心灵空间
广阔，对生活的体验丰富多样，表达方式灵活

多样，思维活跃，只要能激起他们对文学的兴
趣，掌握文学活动的规律，文学将会在他们的
人生道路上发挥长远的作用。

晏杰雄：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文学是诗
意的栖居地，文学教育在培养人文素养中起着
基础性作用。面对当前文学教育的弱化和困
境，您在主持文学院工作中有什么具体措施或
未来规划，让通过文学教育提高大学生人文素
养成为可能？

程金城：尽管大学的文学教育存在诸多问
题，但是，大学的文学教育依然是必不可少
的，大学文学教育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还在营
造一种氛围，坚守一种精神，创造一种文化。
况且，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传播，与大学教育有
很大的关系。

虽然，单凭文学院、甚至大学无法改变大
学文学教育的局面，但是，在如何改进大学的
文学教育，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方面，是可以
进行探索的：

一是在文学教学的环节上，要先解放老
师，再解放学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更多地
要从我们文学教育自身找原因。现在的大学文
学教育，经过学科设置、教学计划、教学过程
的规定和检查、教材和考试等环节，将教师教
学工作都做了事先规定，留给老师发挥自己特
长的空间很小。当然了，有些规定是必要的，
没有规定不好管理，但是，规定过死过细就抑
制了老师的教学积极性。老师不能发挥自己的
学术专长，不能主动地教，学生怎么能主动
学？所以大学文学教育要从僵化的体制机制中
解放出来，先解放老师，再解放学生，调动两
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改善目前的被动局面。然
而，老师又不能做到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他被
教育体制机制牵制着，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要
从教育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要使文学老师回
归文学本位，尊重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要破除过细的学科壁垒。文学的特点
决定了它在许多方面的模糊性，作为专业，按
照科学方法分类，本来就存在着损害文学规律
的可能，而多年来形成的管理体制，使得文学
的学科分类过细过多，专业领域狭窄，造成森
严的学科壁垒，一方面鼓励学科交叉，另一方
面在管理和考核上却十分“严谨”，少有“越
界”，有可能被视为“没有专业”或不务正业。
过分“专才”的老师要培养“通才”的学生，
常常捉襟见肘。所以，在这方面，也要解放老
师，保证和鼓励老师在自由的积极精神状态中
创造性的教书育人。

三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文学活动。在这方面，目前大学文学院的
活动是比较活跃的，还需要更多的引导、组织
和老师的配合。比如作家进校园，加强大学文
学教育与当代文学界的双向互动，让文学专业
的大学生深入了解当代文学创作，鼓励大学生
积极参与当代文学活动，就是可以做到的。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在梳理了事情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之
后，得出若干“规律性的结论”，这是唯物论者所谓的“历史的
必然”，其实也就是唯心论者所谓的“宿命”。我在大学念的是历
史专业，承蒙魏昌先生的抬爱，对于楚史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毕
业论文题为《论楚舞》；以后念硕士，业师张正明先生正是楚学
研究的首席专家，我的硕士论文题为《论楚怀王》；毕业后做编
辑，念博士，在龙泉明先生的指导下，毕业论文做的就是《道家
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其后还与刘玉堂老师合作写过一本《荆
楚文学史》。回首人生中最美好的23年青春岁月，读书写作一直
没有离开过楚史、楚文化的范畴。如此，我想到写作楚王系列小
说，也就是情理的必然，正所谓其来有自，良有以也。

而真正的写作冲动，还在于为楚人和楚王“正名”。因为在
既有的历史文献、文学创作中，楚王都被小丑化、妖魔化，几无
例外，其根源在于“中原正统”史观。戴上“中原正统”的有色
眼镜，则楚人莫不沐猴而冠，楚王莫不小丑跳梁。其实只要稍作
思考，我们就会心存疑惑：如此弱智的楚人楚王，怎会立国八百
年？又怎会从方圆五十里的蕞尔小邦，发展壮大为方圆五千里的
东周时代的第一煊赫大国？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领先，再从
中兴到衰败，从辉煌到落寞，其间蕴含多少经验和教训，值得后
人吸取和借鉴？早就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早就应该有几本正面
描述楚国兴衰成毁的历史小说，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 《楚武
王》，正是这种“正名”冲动的产物。

同理性、枯燥的学术论文相比，文学创作更为感性，也更为
生动丰盈。郁达夫早就说过，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
传。诚哉斯言！《楚武王》中自然也有我的自叙成分，有我成长
和行走的人生经验。我出生在贫乏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小
学、初中、高中都在农村度过，高中时代曾用两个星期的生活费
购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以至于餐
餐只能酱油拌饭；又自费订阅过一年的 《中国作家》，此种狂
热，在同学中堪称异类。高中时代开始写作、投稿，严重偏科，
大学上了师专，念了历史，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在广泛
阅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狂读当年流行的汪国真、席慕容、琼
瑶、三毛、金庸、古龙，与校园内、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时相过
从，俨然文艺青年。惜乎彩云易散，时光匆匆，转眼临近毕业。

大学毕业以后，教书、读书、工作、成家，不断打破命运的枷锁，奋起抗争，在不断地
得到贵人相助、师友鼓励的同时，自然也饱受宵小之辈、开店武大的暗算和压制，遍体鳞
伤，情感变得粗砺，但我深深地知道，在内心深处，一直葆有一片文学的蓝天。无数次，我
行走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明驼黄沙的大漠，榆槐掩映的古镇，残阳落照的塞外，巨涛拍岸的
海边，云生莲花的高原，在寂寞的旅舍客栈，午夜梦回，听着细雨敲打窗棂，轻风吹拂铁
马，急雪扑打灯笼，浪涛拍抚海岸，无眠的深宵，内心总会涌动急管繁弦：这部书应该是一
本饱含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和正义的书。

在漫长的写作的深夜里，一灯如豆，煮茶品茗、抽烟骋思之余，曾经吟诵出一首小诗：
“数载寒灯歌楚些，一卷长编述流年。夜阑屡抚青锋剑，且将雕栏再拍遍。满天星斗照山
湖，半室茶烟绕未眠。山重水复当年事，丹青难写是精神。”

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对楚国历史文物、制度风俗等下过细
致的研求工夫，在硬件的“逼真”性上力求还原历史，同时对于隐于岁月烟云背后的历史人
物作“体贴”地刻画，力求刻画历史人物挣扎求生存的主体精神，其间自然富含我的情感投
射，但亦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

近日读了王汶成撰写的《人文博物馆·文学
卷》一书（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文学
卷》），感受颇深。该书图文并茂、循循善诱，以深
入浅出的方式，适应文化推广和广大阅读者的需
要，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目的。

视野广阔与大开大合的思维结构
该书在结构上分为五个部分：让文学伴你终

生；创作的秘密；你认识文学吗；学会文学阅
读；穿越文化的“时间隧道”。在这五部分中，
作者阐释了文学对人生的价值、文学作品内容与
形式的统一、文学鉴赏、文学的发生发展等。作
者说古道今，对各种文学史料，似乎信手拈来，
从古希腊神话、我国古代的《山海经》故事，到
文学的经世致用、文学阅读的审美愉悦以及文学
的发生发展等，显示了作者学术视界的广阔性和
思维的开放性。

在谈及文学创作的秘密时，作者借鉴了现代
心理学的原理，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阐释了情感
的发生，认为“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看，人
的情感的缘起发自两端，一端联系着人们内心的
欲望 （偏于先天的） 和理想 （偏于后天的），一
端联系着人们外在的现实境遇，这样看来，情感
就是人所怀有的欲望和理想与某种特定的现实情
景遭遇之后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在谈及文
学起源的学说时，作者从主观与客观两个角度出
发，把似乎对立的“抒情说”与“劳动说”两种
学说统摄起来，认为“抒情说”是从主观方面讲
的，从主观方面看，也就是从诗人的内心活动方
面看，情感的激发和抒情的冲动当然就成为诗歌
创作的本源。而“劳动说”则是从客观方面讲
的，或者说是从诗歌创作所必须的客观前提和条
件方面讲的……所以，若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看
问题，就会发现“抒情说”和“劳动说”这两种
观点各有其道理，各有其合理性。只要不把这两
种观点绝对化，这两种观点之间不仅不矛盾，反
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另外，作者还引用亚里士
多德的 《诗学》，从亚里士多德阐述的虚构必须
合情合理出发，推及到小说创作的虚构性，让读
者的思路与作者的思路一起“精骛八极，心游万

仞”，在宽广的思路中读者能够产生豁然开朗、心
悦诚服的阅读效果。

图文并茂与循循善诱的说理方式
《文学卷》是一部普及文学美学的文化普及读

物，作为“人文博物馆”，其内涵不但力求丰富深
邃，而且还要适用广大阅读者的阅读需要，采取图
文并茂与循循善诱的说理方式，避免纯粹学术著
作比较枯燥的行文方式。

首先，作者为了更好地表达内容，采取了图
文并茂的方式，注重把形象的展示与文学原理和
谐统一起来。作者广采博取，搜集到了各种珍贵
的图片 395张，根据内容的需要，作者把这些图
片有机的穿插到各个相应的部分，与书中内容相
互补充，相互阐释，做到了图文并茂、图文互
证。其中有李白《静夜思》意境图、李白“铁杵
磨成针”故事石雕像、柳宗元 《江雪》 诗意图、
崔护 《题都城南庄》 诗意图、苏轼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词意图等；有各种经典作品的插
图，如 《红楼梦》 插图、三国人物关羽画像等；
有经典作家和哲学家的画像；有触发列夫·托尔
斯泰创作灵感的牛蒡花；还有《聊斋志异》手稿
本、沙雕图片、木板年画、甲骨文图片、唐代纸
卷梵文《陀罗尼经》的图片、西西弗斯推巨石上
山文意图、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图片，乃至今人范
曾《离骚》图和袁松年画作《独钓寒江雪》等各
种图片。这些图片既形象生动，又蕴含哲理，有
助于加深读者对内容的理解。

其次，作者还非常善于循循善诱，显示了驾
驭语言的非凡能力。作者在分析“人人都喜欢听
故事”时，认为“故事也是这样激发你的好奇
心。故事都有一个前因后果的联系过程，非到这
个过程终结之时，这个故事的因果联系对听者来
说都是未知的，都是一个谜。正是这个谜激发起
听者的好奇心和探知谜底的强烈兴趣……所以，
善讲故事的人总是巧妙地利用听者的这种好奇
心，在讲述中故意制造种种悬念，以保持听者对
故事的浓厚兴趣。”“所以，在故事里，就处处充
满了人的这种欲望和愿望的满足和不满足，处处
充满了人因为欲望和愿望的满足与不满足而产生

的种种欢乐和痛苦。”作者由此断定，“旺盛的好
奇心和强烈的同情心应当是故事的乐趣之源，是
文学的乐趣之源，也是人生的乐趣之源”。作者以
通俗的语言和循循善诱的方式，把读者旺盛的好
奇心与强烈的同情心视为文学和人生的“乐趣之
源”，揭示了故事来源之谜，表情达意非常准确和
具有说服力。

在分析诗意时，作者把诗意与诗心和超然的
人生态度结合起来，认为“诗意”的生活不是靠财
富，不是靠权势，不是靠好运，甚至也不是靠才气，

“诗意”的生活靠的只是一颗未泯的“诗心”，一种
超然的人生态度。超越功利，超越平庸，超越贫
困，超越苦难，超越个体的存在，甚至超越死亡。
你超越得越高远，你的精神越有安居之所，你的人
生越富有诗意。作者这种简洁流畅的语言，以排
比的方式，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蕴含了深
刻的哲理。

深入浅出与雅俗共赏的美学效果
在各种治学中，学者最高的境界是力求做到

深入浅出与雅俗共赏，而不是深入深出，更不能浅
入深出。为了适应文化普及的需要，作者自觉追
求雅俗共赏的美学效果。

首先，作者注重行文方式的深入浅出，力求使
著作通俗易懂。在谈及文学是人学时，深入浅出
地阐释了“文学是人学”这一重大命题：“从根本上
说，人才是文学的永恒不变的主题。真正的文学
家都是观察人、感受人、体验人、理解人、描写人、
塑造人的行家里手，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就是人
的自我认识，或者更简洁地说，文学就是人学。”在
谈及作家的艺术想象时，作者在肯定了艺术想象
一般性质的基础上，又揭示了艺术想象的独特性：

“作家的想象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性质。作家是出
于审美创造的目的去想象的，他的想象也要以记
忆表象为基础，但最终要创造出能够打动人感染
人的美的艺术形象。所以作家的想象是一种更具
有审美创造性的艺术想象。”作者还善于运用形象
化的语言表情达意，在阐释形象思维时，把情感与
风帆联系起来：“只有鼓动起情感的风帆，形象思
维之舟才能朝着一定的目标飞速前进！”揭示了形
象思维之舟在情感之风的鼓动下，才能扬帆起航，
驶向理想的目标。在谈到文学的独创性时，作者
认为：“凡是创造的，都是独特的；凡是独特的，都
是不可替代的，都是长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独
创性像真实性一样，也是文学的生命。”作者如此
阐释独特性与创造性，并且把独特性、创造性与文
学的生命结合起来，显示了作者对文学生命认识
的真知灼见。

图文并茂 雅俗共赏
□薛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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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